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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场（重庆江津中山镇以前的称谓）的山里，雪下
了一整天，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已是深夜，两兄弟坐在火塘边，山林里被雪压断的树
的枯枝以及竹子发出的噼啪声不断传进耳朵来，使得整
个山村的夜空洞又寂寥。

火塘里的炭火一直都很热烈旺盛地燃烧。
“这雪估计得下两天了，明天老弟就别急着回家，这

雪得把出山的路封了。”哥哥在给来看望他的弟弟拉话。
“人不想留，天却生生地留客，可见哥哥的热情。”弟

弟恭维着。接着又说：“这夜估摸着也到12点了吧，我们
把话扯着扯着都不晓得时间了，我肚子还有点饿了，要不
我们明日白天再扯，都去睡了。”

“我也有些饿了，先别忙去睡，饿也睡不着。我去厨
房看看，弄点菜来，我俩喝点‘单碗’（俚语：酒）再睡。”说
完，哥哥点了煤油灯起身去厨房弄菜去了。弟弟坐在火
塘边，炭火红朗朗的，暖身。

哥哥去厨房捣鼓了一阵，端出一个筲箕来。筲箕里
有晚饭时吃剩的、舀在筲箕里沥水的豆花。哥哥一边靠
近火塘，一边说：“难得架柴火，干脆我们将这豆花就这火
塘的火，烤着吃。”哥哥说完，将装有豆花的筲箕放在板凳
上，再将蘸豆花的红油海椒、葱花、花椒面、菜油、芽菜颗
粒一并放在了板凳上。然后在火塘边架上几块楠竹块，
将划成方块的豆花刷上菜油，放在楠竹块上烤。

“你用筷子翻烤一下，我去酒坛里勾碗“单碗”来。豆
花烤热了我们就用豆花下酒。这里比不得你三合场街上
方便，我们将就哈。”哥哥客气完，起身去勾酒。弟弟应声：

“少勾一些，晚饭时我就喝得有点高了，现在还满嘴酒气。”

他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
那年清明的时候，“弟弟”独自回山里老家上坟，回途

中被路边的毒蛇咬了。恰巧被路过的“哥哥”撞上，救了弟
弟一命。弟弟为感谢救命之恩，与哥哥结成了异姓兄弟。
哥哥无妻小，独居山里。弟弟在三合场有个杂货铺子，贩
卖些日常杂货做营生。弟弟觉得哥哥独自待在深山老林
里，少了说话的，寂寞。因此隔三岔五就上山来陪哥哥说
说话，顺便也从杂货铺里拿些日常用度给哥哥背上山来。

哥哥勾了酒出来的时候，楠竹块上的豆花也烤得几
面都焦黄了。

屋外的雪依旧簌簌地落，偶尔被雪压断了的树枝声
越发让这里的山空大起来。昏黄的煤油灯光透不过门
窗，倒是门窗外的雪光，生生地硬挤进屋来，把煤油灯光
掺出了一些白来。那雪光杂糅着灯光，又显得昏黄昏黄
的，像烤黄的豆花表皮。

烤热的豆花块拿在手里有些烫。弟弟在烤热的豆花
块里开出了一道口子，将油辣子、葱花、芽菜硬塞了些进
口子里，递给哥哥：“我想这干豆花并不比水豆花松软，蘸
作料吃的话，作料的滋味浸不进这干豆花，就成了作料是
作料的味、豆花是豆花的味，这滋味一定会寡淡。不如将
作料塞进烤好的烤豆花里，和着一咬，作料和豆花就混匀
了，应该好吃。来，哥哥，你先吃一块。”说完将塞满作料
的豆花递给哥哥，自己开始打理自己吃的那块。

哥哥接过豆花，放嘴里一咬。外表绵干，里面嫩爽的
豆花夹杂着葱花、油辣子、芽菜颗的香像冰雪大山里屋里
的这一塘炭火，隔开了外面凛冽入心的寒冷，是那么温
暖；细细嚼来，烤豆花的滋味又仿佛这山里的四月天——

阳光照拂着万物，鸟语浸润着各色花开；细风里，所有的
生命都显出一股轻松滋润的味道……

弟弟咬了一口在嘴里，也惊喜道：“好味道！”
雪晴，弟弟下山的时候，哥哥专门做了一锅豆花，将豆

花舀出来放进筲箕里压制得水分刚好，软嫩自然。又将压
制好的豆花划成大小均匀的豆花方块，再拿到火塘里，烤
制得像那晚他兄弟俩吃的那样，然后对弟弟说：“每次你来
陪我，都带了那么多手信。你回家去没什么带给孩子们
的，我烤的这些豆花，你带回家给孩子们做零嘴。”末了，不
由得感慨：“没想到豆花这样烤着吃，是这般好吃。”

如今，改名为中山镇的三合场，已是有着“生活着的
古镇”美誉的旅游胜地。镇上那一条青石板的老街两边
的铺子门口，隔三岔五就摆有一炉炭火，炭火上笼着编织
的楠竹笆箦，笆箦上横陈着方块的豆花。那豆花在烟熏
火烤里，散发着它独有诱人的香气。而随眼一望，街上总
有游人手里拿着烤熟的豆花送进嘴里咀嚼。那一副享受
的样子，不得不诱人去买一块来饱口福。

这老街上的烤豆花，得益于很久以前的那个弟弟。
他送走他寿终正寝的哥哥后，因为哥哥没有子嗣，为了让
人记住他哥哥，就把大雪夜那晚他哥俩吃的烤豆花的制
作方法传给了他的子女，同时也传给了街坊邻居。因此，
这条老街上，就有了别处没有的烤豆花。

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山镇上的烤豆花，除了各家新添
的滋味外，有一种滋味，却无法改变——当烤豆花拿在
手，送进嘴里，咀嚼着，慢慢就会想起家里某一道吃食来
——那是奶奶还是爷爷，是外公还是外婆，还是父母做
的，终生无法忘却的一道菜肴的滋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江津文艺评论协会副主席）

中山镇的烤豆花 □黄海子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评奖结果出炉

古佛山悬崖栈道建好后，一直想去领略一番它的惊险刺
激，但一直没抽出空来。直到这个深冬，在一个天色阴沉沉、远
处雾蒙蒙的日子里，重庆、四川泸州以及荣昌的文朋诗友相聚
古佛山，终于登上了这条向往已久的悬崖栈道。

提到栈道，总会不自禁地想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
故，楚汉争霸的历史风云便穿越而到了古佛山，仿佛在这陡峭
的山间绝壁上，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回。

古佛山悬崖栈道长度仅仅1200米、宽1.5米。然而，悬崖栈
道飞架于古佛山山腰的悬崖绝壁上，东起三圣洞，西至茶研究
所，沿途有观景台、玻璃栈道、洞穴等景观打造。凌空飞架的栈
道完全具有古代栈道的特点：盘旋于陡峭山壁之间，因地制宜
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依山傍崖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

漫步在悬崖栈道上，可仰望古佛山的惊险绝壁，又可以俯瞰
远处的田园美景，虽然当日山下雾蒙蒙一片，分不清哪是山丘，
哪是农家，但恰是这种天色，反而有一种恍若仙界的神秘感。

一心不能二用，走栈道不能分心，尽管有坚实的栏杆起保护
作用，仍不能大意，否则，一脚踏空，就会飞上古佛山巅。古佛山
主打一个“佛缘”。佛，来源于古佛山附近保留至今的“西来第一
禅林”古石牌坊，山腰景色最佳处打造的“百佛园”便基于此。到
过古佛山的人都会问：既然山名古佛，佛在哪里？

古佛山是荣昌境内最
高山峰，虽然海拔仅为 711.3
米，但荣昌境内这一面山势陡
峭，山腰至顶上几乎笔直，其惊险
程度并不亚于荔枝古道上那些悬崖
峭壁。若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于空中
眺望，整个山势如一尊端然在座的大佛，
要是遇上云雾缭绕的天气，就更能增强人们
的想象力，那种似有似无的缥缈感，才是真正
的朦胧美，才是“佛在心头坐”。

悬崖栈道横穿百佛园头顶，栈道利用现代建
筑技术，自然牢固，根本无须担心它的安全性。然
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在意念里“一脚踏空”，闭
上眼睛。身边呼呼风起，身子轻曼如燕，佛的神奇力量
将我们托起、飞升，越过悬崖，穿过峭壁，脚下似乎踩着
五彩祥云，飘飘洒洒地在云端漫步。

一睁眼，这才发现，已经站在古佛山巅，目光巡视满山
茶园，一朵朵黄白相间的茶花，在云雾中腼腆地微笑着。
极目远眺，山下依旧迷雾蒙蒙，尤其是满山飘飞的雪粒子，
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肩上、头上，冰凉的雪雨丝丝缕缕，静
静地与我们在山巅亲密接触。

古佛山的悬崖栈道，似乎有一种魔力，1200米的距离，刚
好适合眼下不爱运动体力稍显不足的人去走，当我们感到累
了走不动了的时候，已经快到山顶了；古佛山的悬崖栈道，好
像有一种引力，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让人情不自禁会产生
一种心态：如果连这条栈道都征服不了，我还有奋斗的干劲
吗？古佛山的悬崖栈道，其实有一种魅力，既可以让人产生“一
览众山小”的豪情，也能生发“我的人生我主宰”的信念。走与
不走，栈道都在那里；有缘无缘，全看人生抉择。

站在古佛山巅，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从半山商业街
到百佛园的那条路为什么叫“佛缘路”。我们与佛有缘，是对
古佛山有情，有向往，有执念，我们何妨“偷得浮生半日闲”，来
一个“登山顶端看，佛法皆相连”，体验一次抛却烦恼、让心清
明的“生死轮回”。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脚踏空
就飞到了古佛山巅

□郭凤英

古佛山

由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和重庆晨报合办的《重庆母
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近日

结束，经重庆晨报特聘专家组评审，本次征文活动
各奖项正式出炉，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

《刎首留城 2400多年巴渝诚信典范》（上、下）
作者：刘德奉

二等奖

《少年意外获得绝世珍邮 商人慧眼识珠实话实说》
作者：杨耀健

《毛泽东两次看厉家班演出》
作者：张川耀

三等奖

《最早的重庆火锅名店 一四一 一就是一》
作者：陈小林

《吃了他烧的菜 溥仪特意敬酒致谢》
作者：卢郎

《渝中：母城蝶变中弘扬诚信之光》
作者：余周城

《修建八一隧道那些忘不了的时光和人们》
作者：罗毅


